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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國
干
日
，
詩
人
余
光
中
今
夏
從
香
港
囘
到
了
臺
北
。

在
短
短
兩
個
星
期
的
停
留
裏

，
沉
寂
已
久
的
皮
門
街
余
寓
又

熟
鬧
起
來
了
。
不
斷
的
電
話
竪
，
不
停
的
訪
客
，
「
各
式
各

樣
的
鞋
子
將
他
的
玄
關
泊
成
一
種
詩
的
海
港
」
(
見

「
伐
桂

d

的
前
夕
」
二
色

，
而
詩
人
低
沉
緩
慢
的
話
語
，
和
他
美
麗

的
妻
子
味
咪
灰
褐
色
的
瞳
子
，

爽
朗
的
笑
聲
，
使
得
這
瞳
原

` 
｀

攝
來
只
有
兩
位
長
臻
守
住
的
大
房
子
，
突
然
生
動
了
起
來
。

丶
伶王

` 
在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三
年
，
余
光
中
是
擔
任
中
文
系
的
系

夏
祉
麗

余
光
中
去
國
干
日
談
感
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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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任
。
剛
去
時
，
由
於
他
在
文
壇
上
的
名
望
，
和
靑
年
學
子

對
他
的
欣
賀
，

使
得
當
地
左
派
感
到
不
安
，
他
們
的
報
紙
列

物
常
常
攻
擊
他
。
有
些
非
純
左
派
的
刊
物
，

偶
面
對
他
也
有

一
點
好
評
。
那
些
前
前
後
後
駡
他
的
文
字
，
加
起
來
也
有
十

萵
字
了

。
像
「
盤
古
月
刊
」
，
就
是

一
連
三
期
用
了
五
藹
字

的
篇
幅
來
謾
罵
他
，
文
字
中
更
波
及
顏
元
叔
和
夏
志
洁
。
對

於
左
派
報
刊
的
圍
剩
，
他
不
屑
答
辯
，

更
無
退
縮
畏
爟
之
感

。
他
說
：
「
這
個
感
覺
是
以
前
沒
有
經
驗
過
的
。
以
前
在
國

內
也
有
論
戦
，
也
是
身
經
百
戰
，

但
到
底
是
自
己
人
，

友
誼

賽
，
小
意
思
。
這
才
是
t

正
的
不
同
，

不
過
，

現
在
我
也
慣

了
。

」在
香
港
三
年
，
他
寫
了
不
少
文
章
，

散
文
已
移
出
版

一

本
書
了
，
這
次
他
帶
了
囘
來
，

交
給
純
文
學
出
版
社
出
版
。

詩
，
他
寫
的
雖
不
如
在
豪
灣
多

，
但
也
有
半
本
的
份
藎
了
。

他
說
：

「
每
天
從
清
晨
到
午
夜
，
一
天
四
十
多
班
九
廣
鐵
路
的

班
車

0
這
是

一
條
通
往
廣
州
的
鐵
路
，

從
廣
州
堉
，
叫
做
陂

九
鐵
路
，
從
九
龍
看
，

就
啡
九
廣
鐵
路
°
)
曳
蒲
黑
姻
來
囘

奔
馳
着
，
南
下
又
北
上
的
千
隻
鐵
輪
輪
番
敲
打
，
用
鋼
鐵
火

花
的
壯
烈
節
奏
，
提
醒
我
，
藏
在
谷
底
的
並
不
是
洞
裏
桃
源

，

住
在
山
上
，
我
亦
非
桓
景
，
卽
使
王
粲
，
也
不
能
不
下
摟

去
。
」於

是
他
寫
下
了
「
九
廣
鐵
路
」
這
首
詩
：

你
問
我
香
港
的
滋
味
是
什
麼
滋
味

握
癢
你
一
方
小
郵
簡
，
我
淒
然
笑
了

香
港
是
一
種
鏗
然
的
節
奏
，
吾
友

用
一
千
隻
鐵
輪
在
鐵
軌
上
彈
奏

向
邊
塊
，
自
過
境
，
日
起
到
日
落

北
上
南
下
反
反
覆
覆
奏
不
盡
的
過
愁

剪
不
斷
輾
不
絕
一
根
無
奈
的
臍
帶

伸
向
北
方
的
茫
茫
斎
蕎

又
親
切
又
生
澀
的
那
個
母
體

似
相
連
又
似
久
絕
了
那
土
地

一
隻
古
搖
籃
遙
遠
地
搖

搖
你
的
，
吾
友
啊
，
我
的
囘
憶

而
正
如
一
切
的
神
經
末
梢

這
條
鐵
軌
是
特
別
敏
感
的

就
像
此
刻
，
小
站
的
月
臺
上

握
癢
你
的
信
，
倚
癢
燈
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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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閉
起
眼
睛
，
聽
，
我
也
能
分
出

那
軛
脆
如
叩
而
來
的
，
是
客
車

那
沉
重
如
槌
，
轟
天
撼
地
而
去
的
，
是
貨
車

而
l
陣
腥
騷
薫
人
欲
窒
的

閉
氣
吧
，
快
，
是
豬
車

什

1
l
`
a

-

'
-nnI 

他
認
爲
，
這
些
文
字

，
在
臺
灣
是
寫
不
出
來
的
。
雖
然

他
去
過
金
門
，
也
有
相
似
的
感
觸
，
但
金
門

是
不
能
去
農
門

的
啊
1

像
他
在
中
國
時
報
上
發
表
的
一
首
長
詩
「
海
祭
」
，

就
是
描
寫
從
大
陸
游
泳
逃
出
的
4
百
多
位
靑
年
的
事
。
他
們

有
的
被
鯊
魚
吃
掉
，

有
的
被
咬
傷
。
他
是
爲
了
同
情
他
們
而

寫
的
，
意
象
上
是
寫
鯊
魚
，

間
接
却
對
彼
岸
的
統
治
者
有

所
批
評
。
在
香
港
沙
田
他

的

居
所
向
北
望
是
山
，
山

後
面

就
是
大
陸
，
他
曾
有
所
感
而

寫
了
一
首
詩
「

北
莘
」
，
在

詩
的
最
後
他
寫
到
，
向
北
望

時
，
夜
裏
有
一
鈎
冷
月
孤
零

零
的
在
中
國
大
陸
上
，
好

像

聽
到
天
安
門
蔥
噁
的
騧
響
。

詩
寫
好
後
沒
有
多
久
，

大
陸
上
就
發
生
天
安
門
事
件

，
他
斃
得
非
常
巧
合
，
而
這

方
面
的
靈
感
，
如
在
臺
北
是

得
不
到
的
。

王亻古揖．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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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光
中
曾
三
度
去
美
國
唸
書
，
敎
書
，
又
遠
赴
澳
洲
講

琫
，
這
次
在
香
港
待
了
三
年
，
與
過
去
在
國
外
的
感
覺
是
不

是
有
些
不
同
呢
？
旭
說
：

「
美
図
脈
臺
灣
那
麼
遠
，
離
中
國
大
陸
也
很
遠
，
生
活

的
形
態
完
全
不
一
樣
。
在
美
國
那
些
年

，
我
懷
念
中
國
的
情

緒
是
很
熱
烈
的
，
可
是
熱
烈
中
却
有
一
種
空
洞

、
疏
遠
的
感

覺
。

「
在
香
港
，
倓
念
的
情
緒
更
強
，
可
是
是
有
內
容
的
。

因
爲
對
大
陸
知
道
的
嗅
，z
很
多
。
雖
然
在
噩
灣
也
有
有
滕
大

陸
的
報
逛
，
但
那
是
知
性
的
，
只
是
知
道
有
這
件
事
。
而
在

香
港
，
知
道
的
往
往
是
那
些
親
身
經
歷
的
人
親
口
對
我
說
的

，
那
就
不
一
樣
了
，
那
是
感
性
的
。

「
以
前
在
臺
灣
，
我
對
中
國
的
文
化
，
對
中
國
的
命
運

的
情
緒
很
高
昂
，
去
香
港
以
後
，
我
的
情
緒
不
見
得
那
樣
高

昂
了
，
經
過
了
壓
抑
之
後
，
我
覺
得
比
較
沉
着
一
點
了
。
在

香
港
的
電
視
上
我
常
常
看
到
有
灝
大
陸
的
報
琳
，
一
切
感
覺

都
比
較
翦
廙
°
以
前
我
非
常
模
念
大
陸
，
可
是
在
香
港
三
年

，
反
而
不
是
那
樣
恢
念
了
。
一
般
人
也
許
會
覺
得
奇
怪
，
因

爲
靠
得
更
近
，
應
該
更
思
念
。
但
也
正
因
靠
近
了
，
濯
得
更

清
楚
了
，
在
知
這
了
大
陸
裏
面
的
現
箕
之
後
，
我
的
詩

一
樣

的
、
夢
一
樣
的
懷
念
倒
要
修
正
了
。
」

在
香
港
三
年
，
他
覺
得
還
有
一
點
可
以
說
的
，
那
就
是

，
他
在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開
了
一
門
「
寸
驅
琨
代
文
學
」
的
課

，
也
就
是
從
一
九
一
九
到
一
九
四
九
這
三
十
年
問
的
新
文學

。
這
其
問
的
作
品
，
在
臺
漓
所
能
看
到
的
，
大
概
只
有
幾
分

之
一
，
而
且
大
部
分
是
徐
志
摩
、
朱
自
清
、
郁
逹
夫
等
人
的

。
但
是
另
外
在
甕
灣
砉
不
到
的
，
也
在
他
的
敎
學
範
圍
之
內

，
他
倒
是
花
了
一
番
功
夫
加
以
了
解
，
也
使
他
對
這
方
面
的

作
品
的
認
識
增
加
不
少
。
他
說
：

「
敎
課
時
，
我
大
半
用
批
評
的
態
度
，
因
此
敎
了
兩
年

之
後
，
一
提
到
某
些
作
家
，
我
就
知
道
他
們
的
虛
廙
優
劣
，

也
就
很
容
易
寫
出
一
篇
文
章
來
。
目
前
我
已
寫
了
好
幾
篇
，

像
批
評
聞

一
多

、
郭
沫
若
、
戴
望
舒
和
老
舍
的
，
最
大
的
一

篇
是
批
評
朱
自
清
的
，
有

一
萬
多
字
，

這
些
都
收
集
在
「
純

文
學
」
要
出
版
的
這
本
散
文
集
裏
。
當
然
，
我
還
沒
有
大
規

模
地
寫
。
」
他
寫
的
角
度
多
半
從
文
琺
本
身
批
評
，
就
藝
術

論
高
下
，
政
治
方
面
下
筆
很
少
。
他
說
：

「
在
鎏
漓
，
雖
然
瑁
得
到
徐
志
柴
、
朱
自
清
的
東
西
，

却
不
耐
煩
專
門
爲
他
們
的
作
品
寫
文
章
，
因
爲
我
們
的
作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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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就
超
越
他
們
了
。
一
但
敎
了
這
門
課
，
不
得
不
弄
清
楚
，

既
弄
清
楚
，
順
理
成
章
的
就
寫
出
文
章
來
，
這
對
香
港
語
者

，

對
我
的
學
生
也
有
交
代
。

「
老
箕
說
，

有
關
三
十
年
代
作
家

作
品
的
參
考
書
不
多

，
卽
使
有
，
大
多
是
左
派
的
解
釋
，
這
黯
我
有
很
深
的
感
慨

，
因
爲
我
幾
乎
不
能
指
定
學
生
們
參
考
書
，
指
定
到
的
大
半

都
是
不
理
想
的
，
不
是
菘
術
角
度
差
，
就
是
見
解
偏
激
。

「
同
時
，
國
內
許
多
靑
年
沒
看
過
三
十
年
代
的
作
品
，

有
一
部
分
人
覺
得
它
很
神
秘
，
對
它
抱
有
一
種
幻
想
，
我
想

我
加
以
批
評
註
解
，
也
許
也
有
助
於
國
內
讀
者
。
」

近
年
來
曾
有
人
希
望
政
府
開
放
三
十
年
代
的
作
品
，
當

我
詢
及
他
對
這
個
問
題
的
看
法
時
，
他
認
爲
這
是
一
個
大
問

題
，
恐
怕
一
時
是
難
以
突
破
的
。

坐
在
余
府
客
廳
訪
問
時
，
不
時
有
余
光
中
的
電
話
，
他

總
是
不
疾
不
徐
的
一
一
去
接
聽

，

然
後
又
冷
靜
而
有
條
不
紊

的
繼
絞
未
完
成
的
話
題
。
往
往
在
沉
思
之
後
，
從
他
那
低
沉

｀

緩
慢
的
聲
音
中
會
吐
露
出
一
些
誠
摯
而
一
針
見
血
的
句
子

。
曾
看
過
余
光
中
的
原
稿
，
方
方
大
大
的
稿
紙
上
寫
滿
了
清

晰
方
正
的
，
君
起
來
屬
於
溫
柔
敦
厚
的
字
體
，
幾
乎
找
不
出

一
個
盈
抹
的
筆
跡
，
而
這
却
是
他
沒
有
經
過
打
草
稿
就
寫
下

來
的
呢
！
由
此
可
見
詩
人
思
路
之
清
晰
，
篆
下
之
順
暢
。
就

像
在
整
理
這
次
訪
問
的
紀
錄
時
，

發
覺
他
的
話
清
晰
而
有
條

理
，
就
像
他
詩
及
散
文
一
樣
，
簡
潔
有
力
却
又
充
滿
了
情
感

，
幾
乎
不
必
費
太
大
的
功
夫
去
整
理
。

這
些
年
來
大
家
談
到
現
代
詩
，
一
下
就
會
想
到
余
光
中

，

當
初
他
和
夏
菁
、

覃
子
豪
等
人
創
立
藍
星
詩
祉

，
給
臺
灣

的
現
代
詩
壇
帶
來
了
一
股
新
氣
象
，
今
天
堊

灣
的
現
代
詩
是

噩
商
文
壇
上
的
一
劑
催
生
劑
，
而
當
年
「
藍
星
詩
社
」
的
這

批
人
是
有
他
們
的
功
勞
的
。

年
紀
大
的
讀
者
，
也
許
對
現
代
詩
沒
有
太
大
的
興
趣
，

但
他
們
對
余
光
中
的
散
文
却
很
宮
愛
。
他
的
文
字
好
，
思
路

清
楚
，
主
觀
却
不
偏
激
，
而
他
的
那
種
愛
自
己
鄉
土
，
愛
自

己
闞
家
的
意
識
，

表
現
在
他
的
散
文
中
，
更
給
人
一
種
激
勵

作
用
。雖

然
他
的
年
紀
漸
長
，
但
因
他

一
直
在
大
學
敎
書
，
不

祗
是
傳
授
學
問
，
更
對
年
輕
人
有
所
啓
發
，
所
以
他
一
直
擁

有
大
藍
的
年
經
學
生
和
證
者
。
近
年
來
，
他
和

一
些
散
文
作

者
，
也
創
出
了
一
條
新
的
散
文
路
來
。

一
位
作
家
能
歷
久
不
衰
的
擁
有
許
多
諮
者
，
這
是
很
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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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欣
慰
與
驕
傲
的
。

當
我
請
這
位
具
有
影
響
力
的
作
家
囘
顧
一
下
三
十
年
來

的
豪
灣
文
壇
時
，
他
很
中
肯
的
說
出
了
他
的
幾
點
感
觸
：

「
在
我
看
來
，
現
在
文
壇
上
似
乎
有
點
換
代
的
感
覺
。

中
年
一
代
不
是
不
寫
了
，
就
是
寫
的
不
上
勁
了
。
新
人
出
現

多
了
，
這
是
很
自
然
的
，
也
是
很
好
的

一
種
現
象
。
以
我
最

熟
悉
的
詩
而
言
，
新
人
中
不
少
潛
力
大
的
，
不
過
要
說
完
全

擺
脫
上
代
影
響
的
就
不
太
多
了
。

「
以
前
的
現
代
詩
比
較
難
懂
，
對
秕
會
有
種
冷
漠
感
，

比
較
個
人
化
，
也
比
較
西
化
。
現
在
，
反
其
道
而
行
，
年
輕

這
一
代
走
的
是
明
朗
的
路
，
寫
的
東
西
比
較
想
擁
抱
秕
會
，

比
較
有
同
情
，
也
比
較
肯
寫
平
淡
的
東
西
，
不
一
定
要
寫
悲

劇
。

「
我
在
楊
弦
的
第
一
次
民
歌
演
唱
會
的
說
明
書
上
，
曾

經
說
過
，
西
方
的
現
代
詩
；
況
代
小
說
、
現
代
畫
傳
來
我
國

，
常
可
分
爲
兩
個
階
段
：
第
一
階
段
是
上
山
拜
師
，
師
傅
敎

什
麼
，
學
徒
就
學
什
麼
。
第
二
個
階
段
是
下
山
闖
江
湖
，
師

傅
敎
的
已
感
不
移
，
必
須
因
時
制
宜
，
就
地
取
材
，
獨
樹
旗

號
。

「
有
人
說
楊
弦
的
民
歌
像
搖
浪
樂
，
那
沒
有
關
係
，
因

爲
現
代
歌
還
在
上
山
拜
師
的
階
段
，
經
過
幾
年
，
它
慢
慢
的

會
吸
收
中
國
的
稍
砷
，
慢
慢
會
囘
蹄
。
像
林
懷
民
早
期
的
舞

是
西
化
的
，
現
在
已
慢
慢
中
國
化
了
。
」

小
說
這
方
面
，
他
認
爲
囘
憶
大
陸
的
作
品
越
來
越
少
，

以
臺
灣
農
村
、
都
市
做
題
材
的
越
來
越
多
。
散
文
也
是
如
此

。
散
文
，
可
以
說
分
成
兩
條
路
：
一
條
是
朱
自
清
辶
周
作
人

、
林
語
堂
等
人
留
下
來
比
較
傳
統
的
新
文
學
散
文
。

一
條
是

比
較
有
現
代
感
的
現
代
散
文
，
許
多
年
輕
人
喜
歡
這
條
路
。

這
兩
類
散
文
有
很
大
的
不
同
。

第
一
類
散
文
的
心
理
狀

態
較
舊
，
偏
向
農
業
祉
會
，
要
處
理
工
業
祉
會
及
表
現
七
十

年
代
的
種
種
情
緒
感
挽
就
比
較
遙
遠
。
第
二
類
散
文
很
受
現

代
詩
、
現
代
小
說
的
影
響
，
表
現
技
巧
較
複
雜
，
語
言
也
接

近
詩
些
，
是
感
性
的
，
也
比
較
接
近
我
們
。
但
是
也
許
年
輕

的
散
文
作
者
感
性
太
豐
富
，
而
又
沒
有
知
性
的
支
持
，
就
成

了
感
性
的
濫
發
，
如
果
說
文
章
裏
面
眞
有
些
什
麼
中
心
思
想

呢
？
那
也
未
必
。
當
然
也
有
成
功
的
，
不
過
有
不
少
賈
在
是

一
種
新
的
風
花
零
月
。
」

從
文
壇
的
囘
顧
，
我
們
談
到
了
最
近
文
壇
上
的
熱
門
話

題
i
~

鄉
土
文
學
。
余
光
中
認
爲
，
在
目
前
，
這
是
個
很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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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的
問
題
，
將
來
這
個
問
題
還
會
引
發
不
同
意
見
的
人
寫
很

多
文
章
。
不
過
他
說
，
他
對
這
個
問
題
也
許
沒
有
啓
深
度
的

看
法
，
但
感
觸
却
很
多
。

在
說
到
「
鄉
土
文
學
」
時
，
我
曾
提
到
不
久
前
訪
問
張

系
國
時
，
他
曾
說
過
，
豪
灣
的
小
說
有
兩
種
傾
向
：

一
是
現

代
文
學
派
，
像
王
文
興
、
白
先
勇
。
一
是
社
會
寫
賀
派
，
像

黃
春
明
、
王
拓
、
楊
靑
蒞
。
不
管
那
一
派
，
他
們
的
作
品
，

多
半
表
現
某
些
固
定
的
主
題
，
而
小
說
家
無
非
是
用

一
種
技

巧
來
表
逹

一
個
已
知
的
主
題
。
張
系
國
認
爲
社
會
不
是
靜
態

的
，
歷
史
是
向
前
的
，
人
的
經
驗
也
會
不
斷
改
變
，
小
說
家

也
應
該
跟
着
時
代
改
變
。
而
最
重
要
的
，
還
是
如
何
講
出
人

的
故
事
，
而
不
是
表
現
某
一
個
固
定
的
丶
僵
化
的
主
題
。

因
此
當
我
要
求
余
光
中
談
談
他
對

「
鄉
土
文
學
」
的
瑁

法
時
，
他
說
：
「
我
就
從
張
系
國
來
說
吧
！
他
是
橫
跨
科
學

與
文
學
的
知
識
分
子
，
也
就
是
說
他
有
兩
種
文
化
，
一
端
文

學
，
一
端
科
學
。
這
兩
者
他
都
能
自
由
出
入
，

像

一
般
作
家

是
進
不
了
科
學
世
界
的
。
因
此
，
他
憑
着
他
科
學
方
面
的
修

緹
，
可
以
對
現
代
文
明
批
判
得
更
深
刻
些
，
因
爲
他
憧
得
工

業
文
明
，
都
市
文
明
。
所
以
他
可
以
寫
像
『
地
』
那
樣
的
小

說
，
可
以
寫
像
『
超
人
列
傳
』
那
樣
的
小
說
，
也
可
以
寫
像

『
棋
王
』
那
樣
的
小
說
。
他
是
個
特
別
自
由
，
題
材
特
別
豐

富
，
心
思
特
別
靈
巧
的
作
家
，
所
以
在
這
方
面
，
他
倒
沒
有

代
表
性
了
，
在
他
的
角
度
，
他
可
以
常
常
覺
得
人
家
的
題
材

太
固
定
了
，
因
爲
他
很
自
由
。

「
同
時
，
他
在
臺
灣
渡
過
了
少
年
、
靑
年
時
期
，
後
來

的
歲
月
在
美
國
，
他
的
兩
端
是
科
學
與
文
學
，
臺灣
與
美
國

，
東
方
與
西
方
。
他
的
對
照
性
很
強
，
與
一
般
人
是
不
一
樣

的
。

「
至
於
他
分
的
兩
派
，
在
目
前
看
來
是
這
樣
，
是
以
這

兩
派
最
引
人
注
意
。
不
過
，
看
臺
灣
文
壇
三
十
年
來
的
發
展

，
不
能
不
提
到
臺
灣
的
『
老
鄉
土
派
』
，
這
是
我
發
明
的
名

詞
，
那
就
是
朱
西
寧
、
司
馬
中
原
：
段
彩
華
等
人
的
作
品
，

如
果
說
黃
春
明
、
王
拓
等
人
是
『
新
鄉
土
派
』
，
那
這
些
人

就
可
以
說
是
『
老
鄉
土
派
』
。
再
說
，
寫

『
滾
滾
遼
河
』
的

紀
剛
，
寫
『
荻
村
傳
』
的
陳
紀
瀅
，
甚
至
孟
瑤
、
張
秀
亞
的

作
品
，
多
少
也
寫
到
他
們
的
家
鄉
，
這
還
不
是
鄉
土
嗎
！
只

不
過
是
地
理
不
同
而
已
，
但
都
是
中
國
，
你
不
能
說
那
就
不

是
中
國
。
」

爲
什
麼
現
在
特
別
有
些
作
家
在
搞
這
個
，

一
些
理
論
家

在
強
調
這
個
，
他
認
爲
理
由
有
幾
方
面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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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，
我
們
臺
灣
在
六
十
年
代
有
頗
大
程
度
的
歐
化
，

尤
其
是
詩
和
小
說
方
面
，
無
論
在
創
作
上
或
理
論
上
，
所
謂

存
在
主
義
或
超
現
箕
主
義
曾
經
風
行
過
一
時
。
這
點
他
要
特

別
提
出
來
，
因
爲
海
外
左
派
常
常
攻
擊
這
一
點
，
國
內
也
有

些
人
攻
擊
這
一
點
。
但
他
覺
得
，
如
果
做
個
統
計
，
當
時
走

這
條
路
的
作
家
，
佔
的
比
例
遠
是
不
多
，
大
多
數
的
作
家
還

是
有
他
們
的
中
國
民
族
性
。
何
以
存
在
主
義
顯
得
風
行
一
時

呢
？
那
是
因
爲
當
時
少
數
人
藻
在
一
起
去
強
調
一
件
事
，
會

顒
得
滔
滔
皆
是
，
其
他
東
西
反
而
退
入
背
景
了
。

而
就
因
爲
六
十
年
代
有
過
西
化
現
象
，
七
十
年
代
就
來

個
反
作
用
，
就
如
同
人
的
胃
口
一
樣
，一
種
文
學
形
態
發
展

到
某
種
情
況
一
定
會
衰
落
轉
變
。

他
認
爲
第
二
個
是
外
在
的
因
素
。
七
十
年
代
我
們
國
家

在
外
交
上
、
國
際
形
態
上
，
有
了
大
轉變
，
促
成
我
們
囘
過

頭
來
注
意
自
己
的
東
西
。
這
可
以
說
是
一
種
補
償
。
他
說
：

「
很
多
人
談
這
個
問
題
常
常
忽
略
了
第
三
個
因
素
，
那

就
是
『
鄉
土
文
學
』
並
不
是
噩漓
獨
有
的
現
象
。
由
農
業
祉

會
進
入
工
商
秕
會
，
知
識
份
子
住
在
大
都
市
，
對
大
自
然
或

農
村
有
所
留
戀
，
在
美
國
也
有
這
種
情
形
。
美
國工
業
最
發

逹
，
他
們
的
民
歌
却
也
最
發
逹
，
而
他
們
的
迷
信
也
最
發
逹

，
像
『
大
法
師
』
一
類
的
電
影
曾
風
縣
一
時
。

「
『
鄉
土
文
學
』
也
是
一
種
補
償
作
用
，
當
人
們
缺
少

大
自
然
，
對
農
村
生
活
感
到
隔
膜
，
失
去
泥
土
，
失
去
根
，

對
傳
統
的
風
俗
節
日
，
民
間
藝
術
感
覺
遙
遠
時
，
就
要
囘
去

擁
抱
。
更
有
些
人
覺
得
良
心
不
安
，
覺
得
太
忽
略
了
卑
小
人

物
，
所
以
就
不
再
寫
英
雄
、
知
識
分
子
，
囘
頭
去
寫
小
人
物

，
這
些
也
倒
是
自
然
的
。

「
不
過
，
存
在
主
義
可
能
有
病
態
，
寫
『
鄉
土
文
學
』

也
會
發
生
偏
姜
及
過
火
的
現
象
。
我
看
到
了
何
欣2
彭
歌
他

們
批
評
有
腦
『
鄉
土
文
學
』
的
文
章
，
頗
有
同
感
，
我
也
意

過
一
篇
『
誰
來
晚
餐
？
』
就
是
討
論
這
個
問
題
。
我
認
爲
似

乎
一
定
要
寫
農
村
、
小
人
物
，
茜
至
悲
哀
的
小
人
物
才
是
『

鄉
土
文
學
』
，
這
是
一
種
限
制
。

「
如
果
把
『
鄉
土
文
學
』
做
爲
擁
抱
鄉
土
，
擁
抱
農
村

的
現
痕
，
這
是
一
種
可
貴
的
企
圓
。
可
是
，
如
果
這
裏
面
的

情
緒
發
展
爲
地
域
性
的
，
甚
至
是
排
他
性
的

，
或
階
級
性
的

，
那
就
有
點
背
蹤
『
鄉
土
文
嘎
』

了
。
」
他
登
得
寫
工
、
批

、

漁
、

鹽
他
都
很
贊
成
，
因
爲
我
們
平
時
對
他
們
也
糜
在
太

不
注
意
了
，
如
果
有
作
家
成
爲
他
們
的
代
言
人
，
那
是
可
貴

可
敬
的
。
但
這
並
不
意
味
着
，
适
樣
就
應
該
把
知
識
份
子
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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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
，
甚
而
批
判
知
識
份
子
。
有
些
作
家
認
爲
知
識
份
子
是
少

數
，
文
學
的
重
要
注
意

力
不
應
放
在
他
們
身
上
，
這
點
他
不

贊
成
。
他
說
：

「
九
年
國
民
義
務
敎
育
賈
施
後
，

國
中
畢
業
生
也
是
起

碼
的
知
識
份
子
，
再
加
上
高
中
、

大
學
畢
業
生
，
知
識
份
子

絕
對
在
二
百
萬
人
以
上
，
絕
不
是
少
數
了
。

「
有
些
人
認
爲
勞
工
胂
聖
，
勞
力
者
是
可
貴
的
，
而
勞

心
的
知
識
份
子
不
事
生
產
，
與
農
村
工
廠
脫
節
，
自

命
不
凡

，
優
越
感
太
重
。
當
然
，
中
國
過
去
幾
千
年
祉
會
是
很
強
調

『
士
』
，
其
他
階
級
是
被
忽
略
了
。
不
過
現
在
要
反
過
來
說

勞
心
的
知
識
份
子
就
是
胡
思
亂
想
的

、

惡
劣
的
、
卑
鄙
的
·

虛
僞
的
，
那
我
也
不
贊
成
。

「
我
可
以
擧
個
例
說
，

我
們
的
十
大
建
設
動
用
了
許
多

勞
力

，
但
勞
心
要
不
要
呢
，

設
計
工
程
和
工
程
所
賴
的
槻
器

不
是
勞
力
就
移
的
，

那
是
需
要
勞
心
設
計
的
。
機
器
是
勞
心

與
勞
力
的
結
合
，
一
定
要
分
勞
動
大
衆
或
非
勞
動
大
衆

，

我

覺
得
不
公
平
，

而
且
不
現
貲
。

「
還
有
大
乜
聯
考
，

不
分
階
級
，
人
人
都
可
以
參

加
。

大
家
受
敎
育
的
機
會
均
等
。
而
在
中
國
大
陸

，
知
識
份
子
的

子
女
不
能
進
大
學
，

這
是
常
事
了
。
所
以
我
要
強
調
，
知
識

份
子
在
臺
灣
不
是
階
級
，
只
是
敎
育
水
準
的
標
幟
。
提
倡工

農
兵
文
學
的
人
，
根
本
忽
咯
了
臺
灣
的
現
賈

。
我
們
除
了
工

農
兵
外
，

還
有
商
人
，

尤
其
是
國
際
貿
易
的

『
新
商
人
』
，

我
們
不
能
沒
有
這
個
行
列
，
而
共
產
主
義
秕
會
就
沒
有
商
人

，
主
張
這
些
論
調
的
這
般
人
在
在
國
外
早
被
呼
爲
『
老
左
派

』
，
他
們
還
停
留
在
以
前
陳
腐
的
戳
念
裏
，
認
爲
社
會
只
有

工
農
兵
所
謂
的
無
產
階
級
，
與
地
主
、
資
本
家
的
對
立
。

「
爲
什
麼
不
能
有
作
家
來
表
現
商
人
？
小
店
員
？
小
學

敎
員
？
爲
什
麼
一
定
要
工
農
兵
？

我
們
賀
在
應
發
展
全
民
文

藝
，
工
、
農
、

兵
；
商
、
公
丶
敎
、

自
由
職
業
，
每
行
都
愿

有
人
去
同
情
他
們
，
爲
他
們
發
言
，

爲
他
們
做
證
。
」

「
『
老
左
派
』
總
覺
得
，
一
個
國
家
要
改
革
，
一
定
要

工
人
階
級
起
來
革
命
。
其
賀
以
美
洲
和
西
歐
爲

例
，
許
多
連

動
往
往
是
靑
年
發
動

，
而
工
人
是
站
在
政
府
的
一
邊
阻
止
的

。
在
査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工
會
已
是
個
既
得
利
盎
階
級
的
代
表

，
他
們
動
不
動
就
罷
工
，
他
們
可
使
社
會
的
生
活
癱
瘓
，
他

們
的
權
力
大
，
與
馬
克
斯
當
年
想
像
的
根
本
不
一
樣
。

「
同
時
，
一
路
追
下
去
的
話
，

那
鹿
港
人
說
鹿
港
是
鄉

土
，
屏
東
人
說
屏
東
是
鄉
土
，
那
還
分
得
完
嗎
？
最
後
大
概

只
有
山
地
同
胞
才
能
成
爲
名
符
其
咒
的
『
老
鄉
』
吧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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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年
不
見
，
余
光
中
此
番
囘
國
，
歲
月
已
在
他
的
兩

娑

留
下
了
痕
跡
，
如
今
「
兩
個
大
陸
的
月
色
和

一
個
島
上
的
雲

在
他
眼
中
，
霜
下
來
了
，
在
耳
逯
」
。
明
年
，
他將
到
「
知

天
命
」
之
年
。
從
一
個
黑髮
靑
睞
的
五
陵
少
年
，
到
「
初
雷

已
降
臨
在
耳
際
」
的
人
，
我
請
他
以
一
個
中
年
人
的
心

情
囘

首
過
去
與
未
來
的
感
觸
和
期
望
。
他
沉
思
了
一
下
說
：

「
感
觸
我
倒
是
有
的
，
歷
史學家
湯
恩
比
發
表
他
的
歷

史
觀
時
曾
經
說
過
，
一
種
文
化
必
須
經
常
接
受
外
來
的
挑
戰

，
而
加
以
克
服
，
才
能
移
生
存
，
人
也
是
這
樣
子
。
新
的

環

境
來
了
，
就
不
應
再
戀
戀
於
舊
的
環
境
，
到
不
是
隨
風
轉
舵

，
而
是
要
能
掌
握
到
新
的
，
改
變
它
的
精
神
與
意
義
。
不
但

要
適
應
新
環
境
，
而
且
要
了
解
新
環
境
，
甚
至
領
着
環
境
變

，
影
響
環
境
變
的
方
向
。
這
對
每
個
人
都
重
要
，
對
作
家
更

重
要
。「

以
前
一
窩
蜂
攪
存
在
主義
，
現
在
又
一
窩
蜂
弄
『
鄉

土
文
學
』
。
當
然
都
可
以
留
下
成
就
，
但
恐
怕
大
部
分
作
家

只
是
人
云
亦
云
，
跟
在
背
後
起
鬨
吧！

「
談
到
隨
着
環
境
變
，
這
點
我
覺
得
咪
咪
(
余
光
中
太

芝
她
差
不

多
可
與
我
同
時
轉
變
，
她
有
變
的
能
力
，
並
不

是
說
落
在
五
十
或
六
十
年
代
就
不
能
進
展
了
。
同
時
我
也
從

我
女
兒
身
上
看
到
了
未
來
一
代
的
徵
象
。
她
們
是
典
型
的
臺

漓
人
，
臺
北
人
，
我
希
莘
他
們
能
成
爲
樂
觀
而
進
取
的
『
新

噩
北
人
』
。

「
而
我
，
我
是
福
建
人
，
也
是
江
蒸
人
，
抗
戰
時
我
在

四
川

住
過
，
也
是
四
川
人
，
我
當
然
也
是
臺
灣
人
。
這
只
能

說
明
，
加
起
來
我
就
是
中
國
人
。
正
如
我
在
『
在
冷
戰
的
年

代
』
序
詩
裏
寫
的
一
樣
：

一
千
個
故
事
是
一
個
故
事

那
主
題
永
遠
是
一
個
主
題

永
遠
是
一
個
羞
恥
和
榮
舉

當
我
說
中
國
時
我
只
是
說

在
這
麼
一
個
人
：
像
我
像
他
像
你

「
我
現
在
的
感
傀
還
是

一
樣
，
只
有
中
國
才
是
大
鄉
土

，
因
爲
那
是
民
族
。
唯
有
眞
正
屬
於
民
族
的
，
才
能
眞
正
立

足
於
世
界
。
這
是
我
堅
持
不
變
的
信
念
。
爲
了
堅
持
這
個
信

念
，
我
曾
經
喪
失
了
許
多
昂
責
的
友
情
。
不
過
，一
個
決
心

遠
行
的
人
，
原
就
應
該
有
獨
行
的
準
備
啊！」



• 75 • 

余
光
中
一
再
強
調
，
最
重
要
的
還
是
堅
定
自
己
的
立
場

，
創
造
自
己
作
品
的
生
命
。

作
爲
一
個
作
家

、
一
個
詩
人
、
一
個
老
師
、
一
個
＾
父
親

，
一
個
中
國
人
，
在
這
動
盪
的
環
境
中
應
如
何
立
身
處
世
呢

,. 
他
說
：
「
對
個
人
而
言
，
應
盡
自
己
一
份
能
力
，
把
事

情
做
好
。
不
能
因
環
境
惡
劣
而
氣
餒
，
要
接
受
挑
戦
。
同
時

要
鼓
舞
周
圍
的
人
。

「
對
整
個
社
會
說
來
，
應
展
筌
好
的
，
準
備
壞
的

。
不

要
抱
太
大
幻
想
，
應
準
備
迎
接
可
能
來
到
的

比
較
壞
的
日
子

，
可
能
是
政
治
上
旳
，
也
可
能
是
經
濟
上
的
。
目
前
臺
北
的

生
活
霖
在
是
舒
服
，
我
們
要
準
備
接
受
比
較
不
舒
服
的
。
其

廙
這
也
不
算
什
麼
，
在
抗
戰
時
許
多
人
都
過
過
。

「
將
來
萬
一
有
那
麼
一
天

，
我
們
在
國
際
上
處
境
更
艱

困
，
我
們
要
肯
定
自
己
的
民
族
性
，
不
要
盲
目
的
崇
洋
媚
外

。
但
也
不
需
要
來
個
大
轉
變
，
盲
目
的
排
外
仇
外
，
這
兩
種

心
態
都
是
危
險
的
。
就
像
一
個
人
，
要
完
全
依
賴
另
外
一
個

人
是
危
險
的
，
要
完

全
排
斥
別
人
也
是
危
險
的
。
」

記
得
余
光
中
說
這
話
時
，
卡
特
將
與
北
平
建
交
的
消
息

正
傳
着
，
而
他
此
番
話
，
也
許
正
是
有
感
而
發
吧
！
就
在
這

話
說
過
兩
個
小
時
之
後
，
范
園
焱
義
士
駕
米
格
十
九
自
大
陸

來
歸
的
好
消
息
就
傳
來
了
。

最
後
，
請
他
談
談
他
在
香
港
的
生
活
，
他
說
：

「
香
港
這
個
秕
會
跟
臺
證
不
一
樣
，
或
者
也
可
以
說
跟

熹
北
不
一
樣
。
臺
灣
雖
然
也
是
慢
慢
工
業
化
，
可
是
多
少
還

有
一
個
人
文
的
社
會
，
還
是
很
強
調
傳
統
文
化
。
香
港
它
是

一
個
工
商
社
會
，
做
生
意
最
要
緊
，
祉
會
形
態
跟
臺
北
不
一

樣
。
另
外
，
政
治
形
態
也
不
一
樣
，
它
是
殖
民
地
，
不
是
國

家

，
所
以
國
家
與
民
族
的
感
覺
，
不
像
我
們
這
暹
這
麼
濃
厚

。
再
加
上
，
語
言
方
面
是
講
廣
東
話

，
方
言
第
一
，
國
語
不

流
行
，
敎
課
和
普
通
交
流
多
少
有
點
障
礙
的
。
」

他
說
，
香
港
的
生
活
一
半
是
很
傳
統
的
中
國
社
會
，
一

半
是
西
化
的
。
這
兩
個
極
端
常
有
很
有
趣
的
現
象
：
比
如
一

個
穿
着
仍
帶
清
朝
味
道
的
服
裝
，
梳
着
廣
東
鄉
下
女
人
的
巴

巴
頭
的
老
太
太
，
竟
抽
着
美
國
的
三
五
牌
香
煙
。

一
部
世
界

上
最
名
戥
、
最
漂
亮
的
汽
車
，
竟
停
在
一
條
最
古
老
、
最
擁

掃
的
街
上
。
他
說
：

「
在
這
個
環
境
下
，
我
們
可
以
吸
收
到
許
多
東
西
，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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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很
有
趣
的
。
」

他
曾
這
樣
描
寫
過
他
在
沙
田
山
居
的
生
活
：
「
海
圍
羞

山
，
山
圍
着
我
。
沙
田
山
居
，
峯
迴
路
轉
，
我
的
朝
朝
葬
翡

，
日
起
日
落
，
月
筌
日
朔
，
全
在
此
中
度
過
，
我
成
了
山
人

°
」

但
是
，
每
當
他
在
香
港
的
電
視
幕
上
，
收
看
鄰
區
都
市

的
氣
象
，
漢
城
和
東
京
之
後
總
是
臺
北
，
是
陰
是
晴
？
是
冷

是
熱
？
總
是
議
他
特
別
關
心
。
當
氣
象
報
告
員
說
，
颱
風
自

海
上
來
，
將
掠
過
臺
漓
轉
西
，
或
是
寒
流
自
華
中
南
下
，
氣

溫
要
普
遍
下
降
時
，
那
一
剎
那
，
他
才
幻
覺
這

一
切
風
巿
雲

霧
原
本
是

一
體
，
拆
也
拆
不
開
的
。
而
當
他
看
到
那
種
移
殖

自
堊
漓
，
叫
「
噩
漓
相
思
」
的
綠
樹
時
，
他
會
很
激
情
的
說

出
：
「
那
樣
美
的
名
字

，
似
乎
是
爲
我
而
取
。
」

訪
問
結
束
後
，
余
光
中
送
了
出
來
，
踏
薏
這
條
他
所
說

的

「
拭
也
拭
不
盡
的
，
是
我
的
胛
印
和
指
紋
。
每
一
條
窄
弄

都
通
向
記
憶
，
深
深
的
」
廈
門
街
，
在
正
午
的
陽
光
下
，
詩

人
的
兩
要
限
愬
閃
爍
着
銀
光
，
使
我
不
禁
憶
起
他
在
「
聽
聽

那
冷
雨
」
中
所
寫
的
：
「
二
十
五
年
，
沒
有
受
故
鄉
白
市
的

祝
福
，
或
許
髮
上
下
一
點
白
霜
是

一
種
變
相
的
自
我
補
償
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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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一
位
英
雄
經
得
起
多
少
巿
季
？
他
的
額
頲
是
水
成
岩
削
成

還
是
火
成
岩
？
他
的
心
底
究
竟
有
多
厚
的
苔
蘚
？
廈
門
街
的

兩
巷
走
了
二
十
年
與
記
憶
等
長
：
：
；
。
」




